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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的事迹被新闻报道
后，生活有什么变化？

李桂英：我家成了全国刑事
案件的聚集地。太多的人和事需
要帮助，我却势单力薄，无能为
力。半年来，差不多有几百个人
找过我。还有很多编剧、导演和

我联系，想把我的故事作为原型
拍成影视剧，让我和他们签原型
人物授权。

记者：对于这些求助，你是怎
么回应的？

李桂英：我会鼓励他们坚持
下去，更多地学习法律知识，按程

序反映问题。
记者：对未来有什么期待？
李桂英：想让凶手得到依法判

决。好好照顾孩子，多赚一些钱，
报答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看
着小孩慢慢长大、结婚成家。

（法晚）

家里成了全国刑事案件聚集地

丈夫被杀 农妇追凶17年 最后两名嫌犯日前庭审

李桂英：心里的石头放下了

记者：自己找凶手，你都做
了哪些准备？

李桂英：我看了很多专业
书籍，包括《刑法》《民法指南》
《侦查学》等，学会了很多抓捕
和寻找线索的方法，比如从《侦
查学》中学习了摸清情况排查
虚假信息。我也看电视台的
《天网》等法制节目学习。看的
好多东西也容易忘掉，我还会
再多巩固。法律是学不完的，
学法只是第一步，学完了还得
懂法。

刚开始学的时候也会有很
多不懂的地方，我就会请教律
师。我要是不学法律，就永远
都抓不到齐金山。即使现在凶
手被抓住了，每天孙子睡着后
或者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
还会看一下。

记者：线索都是怎么找到
的？

李桂英：我们村外出打工
的人比较多，我挨家挨户去拜
访。和他们说要是出去打工看
到了告诉我一下。我从他们说
话的口气来辨别他们是否愿意
帮忙。对于愿意的，我会带着

礼物二次拜访。有时候我宁可
自己不吃，也得在拜访的时候
给他们送礼物。除了我们齐坡
村本村的，我还会去附近的村
庄拜访，求他们给我提供线
索。因为外村的人不认识这些
嫌犯，我就去打印店把照片打
印下来，光是照片就打印了上
千张。这些年来，我拜访过的
人家有几千户了。

1998 年追到的两个凶手
齐保山、齐学山就是村子里的
人在镇上发现的。他们回来时
给我传话，让我跟着一起去看
看是不是。我一看是他们，就
报案了。

记者：找线索花了不少钱
吧？

李桂英：大部分人提供线
索都不要酬劳。但确实也有很
多人想利用我找线索急迫的心
情来骗钱。有的人会和我说，

“我知道一个线索，但是你得先
给我两千元钱，我才告诉你。”
刚开始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还
从亲戚那借钱给他们。但很多
是假线索，我心里很不是滋
味。后来我就不轻易给了。

自学法律 拜访上千户求线索

记者：嫌犯逃到新疆你是
怎么发现的？

李桂英：齐学山和齐保山
刑满释放回家，出狱不久就张
罗在老家盖房子。我知道后
心里很疑惑，“刚出狱的人怎
么会有钱盖房子”，因为齐学
山、齐保山和齐金山是三兄
弟，我猜测是不是齐金山在暗
中资助。

经人指点，我找到了齐学
山的电话号码，想办法打印出
他的通话清单。清单上有一个
新疆的号码频繁出现，我怀疑
号码为齐金山所有。我把电话
号码、齐金山的身份信息连同
公安机关的追捕信息一起提供
给新疆警方。不久，警方就传
回一段视频让我辨认，视频里

的人正是逃逸了 13 年的齐金
山。

记者：17 年在路上追凶，
有特别窘迫或者心酸的时候
吗？

李桂英：有一次去新疆找
人，刚下车身上的钱就被偷
了，只能靠捡瓶子卖钱。以前
我是民办教师和村干部，生活
也很讲究。但是追凶的时候
沦落到像乞丐一样，住在别人
屋檐下，向他们乞讨，那段时
间，不是人吃的饭我都吃，觉得
很没尊严。

去新疆追凶的时候，那
边还很冷，导致我落下了手
麻、肩周炎等病。现在我两
条腿因为有关节炎都不敢走
远路。

新疆追凶沦落到像乞丐

记者：遭到过报复吗？
李桂英：齐金山家里人见到

我会骂我，说假如我再告齐金山，
就要杀我全家。有一次我去地里
种麦子，齐金山的老婆和母亲找
到我，把我打了一顿，我的头发被
拽下一绺。幸亏村里的人看到把
她们拉开了。后来我们家就搬到
了南顿镇。

从那以后，我出门都会很注

意。一般人少的中午和晚上不出
去。为了防止报复，家里也会养
狗、安摄像头。

记者：在齐坡村，大家对你追
凶17年是什么态度？

李桂英：大多数都很支持我，
鼓励我应该这样做，不然对不起
孩子他爸。但也会有一些风言风
语，劝我别追了，说人死不会复
生，凶手跑了就算了。还有一些

人觉得我精神不正常。
记者：为什么会一直坚持？
李桂英：好好一个人没了，凶

手也跑了，觉得孩子他爸冤。我
和孩子他爸感情很好，他去世后，
我总会梦到他，他说欠我的太多
了，下辈子还跟我做夫妻，也和我
说要想办法把几个凶手找到。

我总觉得不让凶手受到应有
的惩罚对不起他。

遭嫌犯家属报复 凶手不受惩罚对不起孩子他爸

记者：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
李桂英：我之前长期在外追

凶，心情也不好，整宿睡不着觉，
铆钉厂的生意开一天，停一天，很
多客户都流失了。有时候我们也
会从外边借一点儿钱。现在的主
要收入来源还是种地和做钉子。

记者：你之前提到，十多年来
追凶，亏欠孩子、亲戚朋友太多，
这句话怎么讲？

李桂英：因为追凶，孩子们跟
着我受了不少苦。特别是我家老
二，他的哥哥弟弟妹妹都要去上
学，我追凶也需要钱，所以要留下
一个人挣钱，我就劝他不要去上

学了，留在家里帮我挣钱。我认
为他聪明，个子长得高，可以担起
一个家了。当时我把家里做钉子
的机器交给老二管，就去新疆找
仇人。

我冬天回来时，刚进家门，就
看到二儿子站在院子里给机床擦
油，浑身上下油腻肮脏，两只小手
还得了冻疮。看到我之后就哇哇
大哭，“我不做钉子了，我也要去
上学。”

我们家以前挣的很多钱都花
在追凶上了，亲戚朋友也帮了不
少忙。我哥我姐都借给我几万元
钱了。孩子上学学费交不起的时

候，就是我哥给我交的。
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借的

钱都不让我还。但是我过意不
去，几个孩子也陆续能挣钱了，我
让他们把欠别人的钱还上。也有
很多人想给我们捐款。一个云南
的人大代表，给我充了500元钱话
费。还有好多人向我要银行卡
号。别人捐款都拒绝了，不想再
欠人情了。我想慢慢自己挣。

记者：追凶这些年花费大概
有多少？

李桂英：大约有几十万吧，大
部分是和亲朋好友借的，还有钉
子厂赚的钱。

17年花费几十万 几个孩子受了不少苦

记者：现在是什么心情？
李桂英：心情很复杂，喜忧参

半。凶手没抓到以前，每天惴惴
不安的，担心他们可能回来害我
们。现在比以前好很多，心里的
石头放下了。这半年不用追凶
了，主要是忙着追责。

记者：主要追责什么呢？

李桂英：我的丈夫在1998年1
月30日被同村村民齐学山、齐金
山、齐保山、齐扩军、齐海营五人
杀害，但项城市公安局未积极办
案。1998年 1月30日案发时正值
大年初三，5名嫌犯连夜逃逸。派
出所还将犯罪嫌疑人齐海营户口
注销，重新以“齐好记”为名给齐

海营上了新户口。
记者：追责有什么进展，收到

公安方面答复了吗？
李桂英：项城市公安局明确

表态成立调查组，追究不同时期
相关人员的责任。目前我们还在
等公安的问责结果，但具体进行
到哪一步，我还不太清楚。

目前等公安问责结果

摸索

心酸

十多年前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夜晚，丈夫晚上快
11 点从窑厂拉土回来。一见面，用沾满泥沙的手递
给李桂英当天的工钱。她心疼丈夫，让他把钱自己留
下买件衣服，但他还是把钱硬塞给李桂英。那年，她
尚年轻，还是一个沉浸在丈夫疼爱中的幸福女人。

1998 年的一个傍晚改变了这一切，丈夫被同村
的齐金山等 5人伤害致死。据周口项城市公安局通
报：“项城市南顿镇齐坡村的齐学山、齐保山、齐扩军、
齐海营四人怀疑李桂英夫妻举报其四人计划生育超
生而怀恨在心，曾事前多次预谋。”

案发后，5 名嫌犯销声匿迹。17 年间，李桂英自
学法律，拜访上千户村民求线索，花费几十万元。根
据她提供的线索，4名嫌犯归案。自去年被媒体报道
后，当地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最后一名嫌犯也于
2015年12月落网。

今年 6 月 17 日，最后两名被抓获的嫌犯齐好记
（齐海营）、齐扩军故意杀人一案在河南省项城法院开
庭审理。李桂英告诉记者，“心情很复杂，喜忧参半。
凶手没抓到以前，担心他们可能回来害我们。现在心
里的石头放下了。”

这半年不用追凶，李桂英主要忙着追责。

坚持

亏欠

追责

变化

李桂英（资料图片）


